本乡 本土 本分人   真人 真事 真心话
平实细述心语  真话与您交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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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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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的修炼中，我变得越来越真诚、善良、豁达、开朗，就象充满了阳光。看看窗外，花儿开了，我就欣赏鲜花；花儿落了，我可以欣赏绿叶；叶子落了的时候，也没关系，你看那苍劲的枝条，不正是在展示对冬天的无畏吗？只因为修大法，生命不再有遗憾。……

我是个人说的那种命很苦的人，从小很少有快乐，那时比较穷，父母都是很节俭的人，所以我的铅笔盒没有同学的漂亮，铅笔没有同学的多，没有花衣服穿，没有蛋糕、饼干可以吃，连三分钱的冰棒都很少买，这虽然都是小小的事，但其实我很在意这些。长大了，我的工作也不称心，很累，赚的钱又少。越累的地方矛盾常常越多，同事们会为了早一点完成一天的工作，而争争抢抢；也会为了少干一点活儿而溜边耍滑，虽然不是头破血流的那种，但给我的感觉就象迷漫着硝烟。我样样争不过她们，但我却从不肯不争，也许是因为苦，也许是因为别的，我平时话语很少，性格孤僻，个性自私，没有朋友，也没有人喜欢我，甚至于我的父亲。我一度想自杀，没有勇气活下去，常常一个人躲在屋里哭泣，自叹命苦。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法轮大法，他象强有力的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让我懂得了人身的难得和人生的意义。我慢慢的发现，在我抱怨别人和我争夺、生活充满硝烟的时候，我也从没有谦让过别人呀；在我抱怨别人尖滑、躲避劳动的时候，其实我也尖滑；在我抱怨世态炎凉、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又为谁奉献过真心呢？我的痛苦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 

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找到了自己的许多缺点和不足，从此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知道事事都要先考虑别人，再也不计较别人的好与不好；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好多病都好了，一身轻松，干多少活儿也不累；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朋友、同事常常夸赞我，生活充满了阳光；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真正的明白了，吃苦是好事，享乐反而不好，人生苦一点儿、累一点儿，但正因为如此，人才可以修炼，修炼让生命变得真诚、善良、忍让，让心灵变得无私、高尚。在师父慈悲的教导中、在“真、善、忍”大法光芒的普照下，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幸福。 

然而1999年的7月，突如其来的巨难降临了，我的父母在我开始修炼不久就反对我炼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父母一辈子从××党的运动中走到今天，对××党“运动癖好”心知肚明，对××党搞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寒而栗。所以在我的修炼中、在我一天比一天优秀的表现中、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告诉父母法轮大法是什么和我为什么修炼时，一说到这问题就嘎然而止，父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政府’不让炼怎么办？”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不让炼呢？现在政府是支持的。”但，邪恶的“运动”还是开始了。 

在这场邪恶的“运动”中我受到的迫害和同修相比是很少的，但我依然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迫害的存在。父母因为这场迫害的开始，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为了不让我出去，整天用锁头把门锁起来，只有我上班的时候才可以出去，他们却在后面跟踪、监视。由于邪恶的宣传以及对××党搞“运动”的恐惧，父母不让我学法、炼功，对我大打出手，甚至逼我从楼上跳下去，免得受到牵连。 

但我不能放弃。如果我有错，我一定改正；但我没有错，我是对的，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他对生命的益处无以言表，我怎能放弃呢？我不能！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来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在大法中回归！ 

在单位里每人被强迫写所谓的“保证书”，否则，不但开除工职，还要办洗脑班，甚至拘留、劳教、判刑。常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被非法绑架的消息，有时前两天还在一起，而第三天的早晨就得到消息她遭到不测，然后就不知几年才能再见到了。恶警几乎逼迫每个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和其家属：“说出两三个其他人就放人，否则送劳教所。”其实，实践证明这不过是邪恶的谎言而已，邪恶不仅要折磨善良人的人体，还要扭曲善良人的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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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们地区就有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去向不明或正在被非法关押。我呼吁所有善良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发出声音；呼吁所有善良正义国家和民族，关注他们的遭遇，设法援救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在平时的相处中，我知道他们都是最好的人，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的笑容和爽朗的笑声，可是现在他们承受的却是最邪恶、最残忍的迫害！ 

虽然在中国受迫害的现实是严酷的，然而我热爱法轮大法，属于法轮大法，因为今生有缘修炼，生命不再有遗憾。
    文/葫芦岛大法弟子




——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好人苏菊珍遭受的迫害

绥中县前所镇古城40多岁的苏菊珍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

96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多年严重的心脏病、胃病、胰腺炎等疾病全部消失。她事事为别人着想，屈己待人。她自己非常朴素，但在帮助他人上却毫不吝惜。对于到到她店里的贫苦人，她不但免费服务还要给他们一些钱，就连精神病人到店里她也毫不嫌弃的给他们洗脸、梳头、换衣服，并曾多次被评为“先進个体户”；苏菊珍多次资助贫困学生，前所三高中校长曾亲自给她送去锦旗表示感谢；她还经常带着生活用品和米面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自己掏钱修补当地的西河桥。因为她的无私，她家被葫芦岛市评为“十大先進家庭”；电视台也曾要求采访她，被她婉言谢绝了，她说：“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会这样做的。”

99年7月法轮功遭迫害后，她曾两次去北京依法上访，结果被抓。99年10月31日，她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后被转到张士、龙山、沈新教养院和大北监狱等地迫害。

2002年春节，苏菊珍家人接到教养院通知，交1500元接她回家（后得知，此费用是给她强制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费用）。苏菊珍由几个人架着走出教养院，伤痕累累，目光呆滞，不会说话，没有记忆，不能走路，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照料。原来教养院放人是因苏菊珍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她的老父母终于活着见到女儿走出高墙，但女儿却不认识他们了。苏菊珍年迈的父亲由于伤心过度双眼失明，母亲伤心度日，小女儿年纪尚小，家中生活仅依靠大女儿经营的小店。

据知情者披露，苏菊珍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了各种非人折磨，不许睡觉、蹲马步、飞机式、面壁，被毒打、吊铐、电击和施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她曾在禁闭室被扒光衣服电击全身一整夜，致使脸、嘴全是大水泡，青一块紫一块，惨不忍睹。 



知道咱们的血汗钱哪去了吗？

葫芦岛教养院是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所有拒绝违心说“不炼”的人都受过教养院不法警察的各种酷刑包括老虎凳、用6、7根电棍同时电一个人、灌盐水等，曾将绥中县葛家乡年仅50岁的陈德文活活灌死。

文革的教训是深刻的，历史反复证明：迫害善良者天理不容。而今，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谋领导和警察也遭到了上天的警告，希望以下消息能使恶者弃恶从善，将功抵罪，赎回自己的未来。

以下是2003年4月16日教养院劳教人员张斌被打死之后主要领导的去向以及他们惹怒上天的恶行： 

原葫芦岛市司法局副局长兼教养院院长王春元，副院长姚闯（主抓迫害法轮功）自2000年以来纵容下属残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在院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约2003年下半年，王春元、姚闯均被免职回家。 

王胜利，原教养院管理科科长，带领管理科干警无数次残酷电击、毒打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遍体鳞伤，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已被免去原管理科科长职务，下到大队（专管法轮功大队）当教导员，身体恶化，患严重肝炎，住院动了手术。 

张福胜，原教养院管理科干事，迫害法轮功学员极其狠毒（人称“教养院第一大狠人”），踏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爬升为管理科副科长，2003年张福胜因贪污受贿，被开除警籍，免去公职。 

郭爱民，教养院管理科干事，多次用电棍参与电击法轮功学员。据传郭与其未满10岁的儿子均得了大病，遭开刀手术。 

吴树山，教养院副政委，曾纵容属下迫害在院法轮功学员。约2000年末，吴患脑血栓卧病在床，此后再没来上班。 

老汉学了法轮功


老汉学了法轮功，�只觉越活越年轻，�这病那病无踪影，�一身好轻松。�干活不知累，�走路快如风，�快快活活无烦恼，�蹦蹦跳跳像孩童，�返老还童哪用药，�只是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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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15日，绥中县公安局一辆警车里有这么几句对话：


当时正说到又要给法轮功学员办所谓“洗脑班”。一个警察说：“办洗脑班公安局内部人都反对，政法委领导都不愿意办，但上边非让办。”另一警察接着说：“这回政法委欠的钱能还上了，一期洗脑班能剩4万多。”这时有人问警察政法委为什么会欠钱，警察回答：都是上北京抓法轮功时花的钱，都超支了。


事后了解到：当初上北京去抓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被批准可以带家属，用公款旅游。钱都是那时欠下的。


把前后的事连贯起来，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法官员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一部分用来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坏人，另一部分供警察带着家属游山玩水。


这下你知道咱们的血汗钱都哪去了吧？














真实的一切  就发生在您的身边 ……
自费印制 诚心相送     了解真象 福分无边     

